
教育发展研究 5 卷 9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33    

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目标与问题

桑移凡

厦门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福建厦门　361104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球各国、各个民族、各人的共同努力，全球华人也责无旁贷。当前，为实

现有效“对话和沟通”，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听者”如何理解如何接受、“听”后如何“说”尤为重要；有效的“对

话和沟通”定然是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确立目标、提出问题、确定研究方法与框架是实证研究展开的

必经之路。本文是“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的上篇，主要理清该研究目标与问题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

而在下篇中将针对上篇明确提出的研究问题给出解决方法，构建实证研究框架并讨论其可行性。本文通过梳理研究目标和

思路流变，使研究目标和问题更加清晰，指出以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为主要媒介进行“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探索新加

坡华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呈现其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

以此畅通“对话和沟通”的渠道。以全球华人的“共情”为阶段性目标，区域国别化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

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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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形象塑造和传播，

尤其是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更有不少学者看到了国际中文

教育这条能使传播更畅通、亲和而有效的道路，随之而来的

就是对国际中文教育最重要的载体——国际中文教材的中

国形象“自塑”传播及策略研究。但相对来说，甚少有学者

把目光放在“接受者”身上，即关注“讲好中国故事”的“听

者”如何理解如何接受。胡范铸曾提出一个创新概念——“新

言语行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某言语主体在一定的人

际框架和语境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组织并发出一段话语，

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到这一话语并作出有关联的反应的游

戏。”胡范铸同时也提出了“主体间性”“案例”等概念，

指出言语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我”和“你”，也包括“他”，

将每个言语行为视为一个事件，一场“游戏”。“讲好中国

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该事件的“人际框架”应该同时

包括“我”“你”“他”。中国作为“我”，不仅是行动的

发出者和驱动者，承担着主动走向世界、分享文化的使命和

责任，同时也应该是行为的接受者，接受“你”“他”的反

馈，而后者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略。如此一来，跟进“听”

者即外国友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听”后如何“说”的相关

探索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同国家，乃至

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都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反馈，“区

域国别学”也逐渐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探究不同国家不同

区域的听众反应，不仅需要主动接触，还应是“建设性接触”，

致力于使双方的话语体系吻合和融合，展开华夏民族传统文

化的世界性分享，与世界各国“交换”故事，真正意义上实

现中国形象的有效传播。对于与之“情感联系”越加密切、

往来也越加频繁的新加坡，新加坡华人群体不仅与我们血脉

相通，也是极其重要的桥梁；不仅是我们与新加坡对话沟通

的桥梁，也是我们与世界对话沟通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揭

示新加坡华族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探索新加坡华族在

传承传统文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如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

等，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以此畅通“对话和沟

通”的渠道。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理念和观点，同时梳理笔者在理论、

实践、再理论、再实践过程的研究思路流变，使研究目标和

问题更加清晰，指出以新加坡的华文教材为主要媒介进行

“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探索新加坡华族在传承传统文

化时的独特话语体系，呈现其中的传统文化传承价值取向与

话语策略，加深对新加坡华人的理解与认知，以此畅通“对

话和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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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新加坡说起：新加坡、华族、华文教材

新加坡是除中国外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也是东南亚

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其国内华族华人占比高达 75.7%（新

加坡统计局2022年数据）。从一个小渔岛发展到如今的“亚

洲四小龙”，新加坡的发展之路令人惊叹也具有极高研究价

值。与中国不同，新加坡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种族关

系。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岛”，其国民大体由华族、马来

族、印度族、欧亚裔等四大群体组成。一个“弹丸小国”，

不仅需要在复杂国际关系中稳定生存，也要在国内平衡和维

系各种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加坡华族是新加坡国内众多种族之一，在新加坡的

治国理念里，华族与其他种族具有同等地位，并不因人口比

例大而有任何优越。自新加坡建国之日起，新加坡官方淡化

华族的国别色彩，认为对新加坡华人的定义必须超越国籍和

种族，反复强调华族是华人先祖所创造的，是亚洲文明的一

部分。[1] 新加坡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都扎根于同一片土

地，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新加坡华族的华语传承同其

他种族的本族语传承一样，是传承本族历史文化、构建本族

身份的一种途径，其开展华语教育的初衷和目的也是维系国

族生存与发展，维护新加坡国家利益。新加坡华族在华语和

华族文化传承的同时强调：新加坡华语文教育的出发点与归

宿必须是“新加坡的”，而不是中国的。新加坡华人认同的

对象，是中华文化传统，而不是现当代的中国。[2]

如此，华文教材成为新加坡华族保留本族语言、传承

本族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成为新加坡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输入

和输出的重要阵地。新加坡华文教材主要由新加坡本土教师

编写，主要受众是新加坡华族中小学学生。1980 年新加坡

教育部颁布了《小学普通课程华文课程纲要》（一年级），

同时指示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着手编写统一的华文教材。从

此，新加坡进入了由国家统一规划、编写华文教材的新时期。
[3] 新加坡出版的这些“全国官方统编华文教材”，对新加坡

华族自成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具有极高研究价值。1990

年中新建立起友好外交关系，此后在新加坡，华语地位不断

提高，华语教育越加受到重视，华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也趋

于体系化与规范化。笔者发现，新加坡华文教材中占据最主

要地位的文化，分别是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和华夏民族传统

文化，在传承传统文化时有时也会提及中国。但纵观 1990

年来的所有新加坡华文教材，近现代中国的直接刻画和描写

几乎没有。

二、研究目标的确立与思路流变

1. 不破不立：“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探索的批评与转向

事实上，笔者最先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形象，先验地认为

新加坡华文教材既然是新加坡本土编写的学习中文的教材

就会含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形象塑造，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中

心主义”而不自知。如前所述，实际教材中很少提到中国，

但却有大量篇幅的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叙述。那这些中华传

统文化到底是不是“中国形象塑造”呢？或说其叙述目的到

底是不是塑造中国形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若是充分了

解新加坡国情和华文教育实情，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的华

文教育及其教材的编写使用，都是围绕一个中心目的：传承

和保留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维系国族生存与发展，维护新加

坡国家利益。“新加坡华人认同的对象，是中华文化传统，

而不是现当代的中国。”因此教材中回避中国、淡化中国的

现象是可以预见的，其中叙述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不应

该再将其视为“中国形象塑造”来进行研究，或许称之为“华

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更为合适。

根据“新言语行为”理论，[4] 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是一个

事件，而该事件或言语行为中最为核心的应该就是“意图”。

若将每一套的新加坡华文教材编写团队视为行为主体，那么

“编写一套能够成为新加坡华族保留本族语言、传承本族文

化重要媒介的华文教材”就是一个事件，该事件的核心是“保

留本族语言、传承本族文化”这个意图。围绕着这个核心意

图，进而明确研究目的，即这个意图是如何实现的，也即新

加坡华族的“传承路径”，既包括“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传

承”，也包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于是我们聚焦于“传

统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与话语策略，探索与之同宗同源的

新加坡华人如何阐释和传承我们华夏民族共同的传统文化，

总结出新加坡华文教材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这不仅是

因为价值观是话语体系和文化的核心成分，是影响甚至决定

我们“对话和沟通”是否有效的关键；也因有价值的实证研

究应是去“发现未知”而非“印证已知”；更因这是当前全

球华人“民心相通”和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迫切需求，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颇为重要的一环。

2. 思想革新：	“对话和沟通”“华夏民族传统文化”

研究最初，笔者不仅曾试图将新加坡华文教材中的华

族传统文化视为“中国形象塑造”进行分析，也曾将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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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塑”。这实际上是将新加坡视为了“他者”。而“他者”

这一译自西方殖民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对抗”性的，而

非“对话”性。若是带着这样的非交流姿态去研究教材中的

传统文化，也很容易陷入“中心主义”，自然而然地将这些

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并作为“中国形象塑造”来分析。

张虹倩、胡范铸 [5] 曾称，孔子学院开办与发展的国外

阻碍有二，一是源于所在国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二是来自异

质文化的困扰。那对于当代新加坡这种非“意识形态封闭”

也非“华夏民族文化为异质文化”的国家，面向新加坡的“中

国文化传播”，即使不会被视为“文化侵略”，是否会被认

为是一种“文化包围”？那其为何自卫甚至回避中国，以至

于会出现文化同源却不如想象中亲近的结果也就可以理解

了。在中方编制的一带一路系列节目新加坡篇《远方的家》

第 40 集中，中国主持人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见到古代货币

上的“字”，博物馆介绍人员（新加坡华人）介绍到这些是“华

文字母”，主持人紧跟其后恍然大悟脱口而出“为什么在这

个上面会出现中文字呢”，该新加坡华人的回应中仍然充满

“华人”“华文字”。若我们不改善文化传播模式，就很

难解决这样“自言自语”的问题。任何有效的话语或言语

行为都是基于“对话”，基于“相互理解”。而要想改善

现在的对新文化传播模式，首先就要理解对方。最早由哲

学家康德提出，又被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皮亚杰引入心理

学和教育学的“图式”概念也已告诉我们，人的认知发展

总是在自己的“认知图式”内进行，是一个不断丰富原有

图式的过程。在人的原有图式内进行新知识、新概念的学

习是最有效的，同样的，在其原有图式内接收新文化和与

之对话也是最有效的。

我们不仅要主动了解和理解新加坡，更要在一个平等对

话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显然，在平等

对话关系的基础上，就不能再将传统文化称为“中华文化”，

不能再将新加坡视为“他者”。承认新加坡的国家属性，承

认其华族是与我们共承“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加坡国族，

不管在研究视角和思路当中还是在国家、机构和双方国民间

的有效对话中，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三、确定研究材料与提出问题

1. 华文教材研究媒介何以可能？

要想较为直观、系统、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族的“传统

文化传承路径”，新加坡华文教材无疑是一个合适的研究材

料和媒介。笔者阅览了 1990 年来由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

署统一指导编写的四套小学华文教材（1994 版《好儿童华

文》、2002 版《小学华文》、2007 版《小学华文》、2015

版《欢乐伙伴》）及部分中学教材，其中呈现了大量的叙写

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相关文本。尽管 2015 年新加坡为了庆

祝建国 50 周年曾出版第一部华人通史《新加坡华人通史》，

但新加坡的这些“全国官方统编华文教材”具有高时效性，

每套教材各学段年级并不是一次性出版，而是几乎每年编写

出版一个年级的对应教材。如最新出版的《欢乐伙伴》这套

教材在 2015 年出版了一年级上、下册，2016 年出版了二年

级上、下册，2017、2018、2019、2020年分别出版了三年级、

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上、下册。相比《新加坡华人通史》

的“一过性”成作，自华文教育正式开展以来连年编写和更

迭的新加坡华文教材显然是更具时效性、连续性和系统性，

不仅能更为直观、系统、全面地了解新加坡华族的传统文化

传承路径，也能够通过一个较为完整的历时态研究呈现其演

变规律并预测趋势。

新加坡华文教材不仅是“中国故事”的“听者”，也

是面向其国内华人群体的“自己的故事”（华夏民族传统文

化）的“说者”，而后者也是其编写使用的核心意图。从新

加坡华文教材“说什么”“如何说”揭示和解读新加坡华族

历年来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呈现其传统文化传承价值

取向与话语策略，了解其对“中国故事”如何反应，对“自

己的故事”如何叙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理解新加坡

华人的想法，倾听新加坡的“声音”，掌握新加坡的社会话

语体系；可以从新加坡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思考当前如何有

效开展面向新加坡社会的中国故事“分享”和“交流”，与

之“共情”，从而对双方对话可能产生的话语效果进行预判，

保持足够的敏锐度。

2. 提出问题

做实证研究之前，先要明确的是研究目的、研究材料，

进而提出问题。上文已经讨论了该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材

料，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

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提出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界定本研究中的“华夏民族传

统文化”。笔者在充分阅读1990年来的四套小学华文教材后，

发现教材中有相当比例通过直接呈现华夏历史名人故事、华

夏民间故事、华夏寓言故事或选取华夏经典文学作品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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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途径传递某些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课文；同时也有相近甚至

更大比例的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即那些具有新加坡本土特

色、融入了新加坡本土元素的文化内容。显然，前者的直接

意图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后者的直接意图是“新

加坡华族在国家中的身份构建”。	

2022 年 [6] 李丹在其《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 < 欢乐伙伴

> 文化因素研究》中对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中

的文化因素呈现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尝试将教材中的“华

人文化”分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新加坡本土华人文化”。

新加坡的 2002 年《小学华文课程标准》[7] 中将“思想性与

文化性目标”分为两大项：“传统文化”和新加坡的“核心

价值观”。有专门的“传统文化内涵”板块明确提到“选用

一定数量的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篇章，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

文化”，这些内容包括“传统的伦理道德”“传统的节日与

风俗习惯”“重要的历史故事与人物”“著名的作家与文学

故事”“著名的历史与文化古迹”“古代重要的发明”；而

新加坡的本土华人文化被融于“核心价值观”中。该课标中

也对篇章类别做了明确规定，将篇章划分为“特定篇章”和

“一般篇章”，其中“特定篇章”是那些“富于传统文化内涵，

以传授传统文化为主目标的篇章”，而“一般篇章”为“富

于生活气息，以教学生活语言为主目标的篇章”。我们在“传

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中所关注的，就是那些直接呈现华夏

传统文化的篇章，是那些传统的、原始的、未有新加坡本土

华人标记的华夏民族文化，我们共承的“传统文化”。这里

的“传统文化”是狭义的，如 1994 版《好儿童华文》中直

接叙述岳飞爱国故事的《尽忠报国》、关于“狐假虎威”的

寓言故事《谁是百兽之王》等。

以“价值观”为核心，围绕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

笔者将研究目标和意义转向实现中国与新加坡的情感沟通，

更深刻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的对话交流，对

新加坡华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研究提出以下四个

问题：

（1）在“传统文化传承”的直接意图下教材中主要呈

现了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用哪些形式呈现

的，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价值取向；这些传统文化主要传递了

哪些价值观，具有什么样的主题价值取向，历年来的变化或

演变趋势如何？

（2）教材中呈现的这些传统文化，使用了什么样的话

语策略，历年来的变化或演变趋势如何？

（3）经前两个问题回答而出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

文化传承路径，对中国如何与新加坡平等对话有什么样的

启示？

（4）新加坡华文教材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又对目前的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承有什么

样的借鉴意义？

问题 1 和问题 2 试图揭示教材中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

取向（包括形式价值取向、主题价值取向）和话语策略。其

中问题 1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挖掘新加坡的华文教材倾向

于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例如通过讲述华夏历史

名人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或流传某些华夏经典文学作

品等等；挖掘新加坡的华文教材在实现传统文化传承时倾向

于传递哪些价值观，什么层次（个人、社会、国家等）的价

值观。问题 2同样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出发，揭示新加坡

的华文教材为实现其国族内的有效传统文化传承，在课文文

本中使用了哪些具有强立场性和目的性的话语策略，例如对

文化根源国（中国）的话语策略、文化历史性话语策略、文

化民族性话语策略、文化东方性话语策略等。

问题 3 和问题 4 是以解答前两个问题为基础，展开实

际运用，希冀该研究结果对现阶段的中新外交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尤其是启发“国

际中文教育”这条现实路径在其中该如何发挥作用。

四、结束语

任何研究都是目标、问题和方法的统一体，是一个有时

间性并层次性递进的过程。本文是“论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

文化传承路径研究”的上篇，主要理清该研究目标与问题及

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而在下篇中将针对上篇明确提出的研

究问题给出解决方法，构建实证研究框架并讨论其可行性。

在实证研究展开之前，确定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尤为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头绪，使我们从始至终具有明确的研究方

向，使研究的每一步都有据可依；经本文对研究目标与问题

的清晰讨论，进而将指引我们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

我们须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全球各国、

各个民族、各人的共同努力，全球华人也责无旁贷。同宗同

源的华族人分散世界各地，是沟通世界的重要桥梁，全球华

人的“民心相通”“情感相融”将成为通向“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良好开端，与在外华人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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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成为当下重要任务。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定然是建立

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相互理解”。我们不仅要为“讲好中

国故事”创造良好话语环境，也要“倾听”世界的声音，“倾

听”世界华人的声音，在互相理解之后与之产生“共情”。

以全球华人的“共情”为阶段性目标，迈出“主动理解他人”

的一步，区域国别化的“新加坡华文教材传统文化传承路径

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将致力于让同宗同源的全球华

人理所应当地形成“情感共同体”，畅通“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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